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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段羡菊、李惊亚、李凡

　　“陶主任，最近县里有什么改革政策？哪天
我到你办公室来讨教呵。”交流完村里的民宿产
业发展方向，熊超超抛下这样一句。
　　问话的是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城郊鱼泉街
道新石居居委会主任，被问的是湄潭县委办副
主任兼县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陶通艾，
他的后一个职位在基层更为人知。
　　这是记者在湄潭县乡村现场偶遇的场景。
　　和熊超超一样，湄江街道核桃坝村村支书
罗贵林，也在经常向陶通艾打探农村宅基地改
革的消息。在这个被誉为“中国西部生态茶叶第
一村”的地方，外来务工经商人员近 1100 人。
村小的学生基本是他们的孩子，本村的孩子多
数在县城读书。
  “这些外来户多次来问，是否有宅基地出
让，可让他们建房？”陶通艾说。
　　在湄潭乡村走访，三言两语就绕到“改革”
的人特别多。“很多种植大户、农业企业家向我
打听改革政策，比如‘财政资金股权化试点’、农
村流转土地抵押，这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
陶通艾从 2003 年开始参与湄潭县农村改革，
言语间透着沉稳：“他们确实尝到了改革的甜
头。”
　　湄潭县有一个贵州独一、全国少见的机
构——— 县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从 1987 年
挂牌开始，至今 34 年。外界对湄潭改革的了
解，多是这里曾推行承包地的“增人不增地、减
人不减地”，成为稳定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重
大法律政策的改革发源地之一。
  30 多年来，一连串农村改革在这个县锲而
不舍地低调试验、务实推行，使这里成为中国农
村改革一块耕作不息的“试验田”。
　　这片土地的村庄里、田野上、茶园中，散发
着浓郁的农村改革气息，形成了一种勇于创新、
争抢改革的“改革生态”。

“小榨油坊”诞生的大改革

　　 8 月，高温的脚印还未消逝，又迎来绵绵
秋雨，湄潭县秋茶长势正好。湄江街道核桃坝村
36 岁的彭玉福说，他家近来每天要从上百名茶
农中收购 3000 斤茶青，晚上还要连夜烘干制
茶。“秋茶芽头更纤细，回味更甘甜，汤色更透
亮”。
　　去年，这个县发展到 60 万亩茶园。“我是
一个幸福的农民”“走，到湄潭当农民去”……这
些在当地农村随处可见的标语，并不是吹嘘与
臆想。2020 年，贵州全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比约为 3.1：1，湄潭约为 2.3：1，远低于贵
州平均水平。
　　说起这些乡村繁荣景象初显的起因，湄潭
人总是联系起 38 年前的那场“榨油坊风波”。
它发源自抄乐镇落花屯居委会的楠木桥组，开
启了一场影响全国农村的改革。
　　 59 岁的组长吴永华，是当年参加这场改
革的亲历者。这场会议的地点就在榨油坊里，当
年他父亲时常在油坊炒菜籽压油。1981 年，全
组土地承包到户，1983 年面临“大稳小调”的土
地再分配形势，农户间的矛盾来了。
　　“全组 24 户人家，1983 年冬天，一家来一
个说话算得了数的。油坊是木屋，有个火坑，大
家围成一圈，穿着烂衣服。三天三夜整不下去，
各说各有理。”
　　“农民吵架，都是为了土地，矛盾重重。”他
回忆：儿子多的，娶媳妇进来，就想分土地；姑娘
嫁出去的，土地不想拿出去；还有村民怕好田

“养肥”了，土地一调整给其他“懒人”了，大家都
不愿交出好田，“有的人把‘屙屎不生蛆’的田土
拿出来”。
　　他清晰记得，德高望重的大队干部余忠华
冒火了：“这么冷的天，我看再吵几天也不管用，
干脆‘生不添，死不改’，谁有本事就送娃儿去读
书，不要只看着这点地。”此话一出，大家鸦雀无
声。他说：“我提这个意见你们看怎么样？少数服
从多数，大家说‘要得’。”
　　各家各户吃了“定心丸”，精心管理各家土
地，挖倒土，从上往下挖；农家肥，到处捡猪粪、
牛粪、狗粪。引进杂交稻后，土地产出翻番。还要
在苞谷地里套种小麦、红苕，田坎上种瓜，土地

充分利用，1984 年群众温饱问题就基本解
决了。
　　这项制度从 1984 年在全县实施。从“生
不添，死不改”到后来换名“增人不增地、减人
不减地”（简称“两增两减”），湄潭稳定农村土
地承包关系的做法引起国内关注，其精神被
吸收进 199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和之后
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对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关
系“长久不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陶通艾介绍，从 1994 年开始，湄潭县和
贵州全省统一步伐，开始延续第二轮土地延
包，延包时长 50 年，即到 2043 年为止。
　　总结当年这场改革的效应，当地人普遍
认为，湄潭茶产业的发展，得益于农村土地关
系稳定，使农民有稳定预期、敢于投入，有利
于茶这样的长线产业发展。
　　在鱼泉街道新石居居委会偏岩塘组，记
者见到了今年 80 岁的老农黎崇仲。1987 年
他家里是 6 口人，现在全家三代共 14 口人。
5 亩多的土地承包面积一直没有变化。
　　新石居居委会党支部书记杨成益介绍，
30 多年来，全村只有 3 户村民完全退出承包
地。其中 2 户是因为家庭人员都去世而“销
户”，还有 1 户是子女在外工作、户口迁移在
外，留在村里的亲属去世了。“按照法律，如果
长期荒芜，村集体就要收回承包地。”他说，这
种情况还没有出现。

农村土地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

　　小榨油坊诞生的创举，孕育了湄潭农村
改革的原生动力。从 1987 年经国务院批准
成为全国首批 14 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以
来，这个农业县先后承担了 20 项省级以上
的农村改革试验任务。
　　湄潭改革的一条主线，就是在部、省支持
下，大胆、稳妥地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改
革力度最大、正持续进行的是农村集体土地
入市。
　　 2015 年年初，中央选取湄潭等 33 个县

（区）分别开展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这一年 8
月 27 日，湄潭县的茅坪镇土槽村，敲响了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拍卖“第一槌”。
一块废弃的 5 亩工矿用地，出让年限 40 年，
总价款 80 万元，购买者用于修建加油站。
　　事实上，早在 2008 年，湄潭县已经试水
做活农村集体土地。这源于从 2008 年到
2015 年，湄潭成为贵州两轮“深化土地制度
改革推进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地。
　　 2017 年 12 月，全国首例宅基地分割
登记入市出现在湄潭。针对一些农民将自有
住房一部分出租用于农家乐、民宿等经营活
动的现实，湄潭县尝试推行“综合类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分割登记入市模式”。当地兴
隆镇居民刘启福在保障自有住房、书面承诺
不再申请宅基地建房的基础上，申请将其中
部分宅基地分摊面积以及宅基地上建筑物
( 含 一 间 门 面 和 一 套 住 房 )分割登记入市
交易。
　　此外，湄潭还在试水农村宅基地转让
改革。
  2019 年 7 月，贵州遵义市务川户籍农民
王安武，向龙凤村村集体缴纳宅基地有偿使
用费 4.4 万元，可以有偿使用本村宅基地

200 平方米，成为贵州首位在非户籍所在地
获得宅基地的农民。
  龙凤村举行了“湄潭县首宗宅基地有偿
使用签约仪式”，根据《龙凤村宅基地管理公
约(试行)》规定，所有农村户籍人口，连续在
龙凤村从事农业生产三年以上的，将获得在
本村有偿使用存量宅基地的资格。
  截至目前，龙凤村已经有 13 户外来打
工户，提出购买宅基地建房的申请，已批准 6
户，实际建好 4 户。他们使用的宅基地，主要
是村民建新房后退出的超面积老房宅基地。
村委会预计未来 5 年内还有 10 多户会提出
申请。
　　从 2017 年到 2019 年，湄潭完成了国土
资源部“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任务，形成
了“收、分、腾、转”盘活闲置农村宅基地和农
房的做法，即“收”回闲置宅基地，解决一户多
宅问题；“分”置闲置农房，增加农民财产收
入；“腾”退闲置宅基地，盘活存量集体建设用
地；“转”让闲置宅基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方
面探索盘活闲置农村宅基地。
  以鱼泉街道新石居居委会为例，到目前
为止共有偿退出宅基地 50 余宗，有偿收取
超法定使用面积租金 60 余万元。试点村龙
凤村已收回宅基地 15 宗 3.6 亩。
　　特别富于探索意义、目前稳妥把握的是
农村土地承包权有偿退出。
　　 2018 年年底第二次修正的农村土地承
包法，在诸多方面做了影响深远的重要修订。
陶通艾说，此前湄潭担负了原农业部等三部
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试点”，为
法律修正做出了贡献。
　　鱼泉街道新石居居委会一片桃花盛开的
林地里，竖着一块大牌子———“全国农村改革
试验区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试验项目”，
牌子下面注明：“涉及农户 25 户涉及承包地
91.68 亩”。
　　记者在居委会查看了农户程小霞退出
0.29 亩承包地的档案资料。与她签订协议的
是“新石居股份经济合作社”。里面有她按手
印的申请书、审批表、有偿收储协议，以及本
人和村干部在现场指认地块边界的照片。
　　“如果村民生活不能保障，就不能让他退
地。”杨成益表示，在这项改革之前，村民没想
到承包土地可以有偿退出。
　　试点在切实保障农民财产权益的前提
下，重点围绕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程序、退出
地收储管理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形成了“农
户申请、三级审核、协商评估、签约交接、统一
管理”的土地退出流程，探索总结形成“进城
不退承包地、退地不退成员权”、维护进城农
民权益的经验被农业农村部转发。农村土地
承包法修订出台后，湄潭没有像以前动员试
验了，但只要符合法律、政策，农民可以有偿
退出土地承包权。
　　“在改革中学会了改革，这是湄潭干部的
特色。”被评为贵州 2018 年改革典型人物的
遵义市政协副主席、原湄潭县委书记魏在平
对记者说，“本来有一些放在其他地方的改
革，后来改到了湄潭。”

“改”出欣欣向荣的乡村活力

　　记者调查发现，在湄潭乡村，由于土地是
基本生产要素，这个相对沉默的要素在改革
中得到盘活，给乡村振兴带来明显的刺激作

用，因此出现其他农业县很少看到的蓬勃
生机。
　　增加了农村收入。从村集体经济到县财
政，再到农民财产性收入，都能从中“得利”，
最大一块“蛋糕”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湄潭县确定“三定一议”分配机制，国家部
分增值收益调节金以增值效益部分为基础征
收 ，工 业 用 地 征 收 2 0 % ，综 合 用 地 征 收
22%，商服用地征收 25%。
　　土地出让总收入减去国家增值收益调节
金，再减去土地征收成本后，成为全村获得的
净收入。湄潭县规定村集体按净收入提取公
积金不得少于 20% ，公益金不得高于 10% ，
两项总额不得超过 50%。个人即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分配比例不得少于净收入的 50%，具
体分配方式由农民集体决议。
　　新石居居委会过去集体收入每年只有
10 来万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后，使村集体分得的收入过了千万元。宅基地
改革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分别
使村集体、农民获得了不少收益。
　　目前，全县共开展宅基地有偿使用 151
户，村集体收取有偿使用费 12.72 万元。全县
有偿退出宅基地 50 余宗，有偿收取超法定
使用面积租金 60 余万元；全县共 197 户退
出 承 包 地 2 8 3 . 8 5 亩 ，平 均 每 亩 地 补 偿
28689 元。
　　激活了乡村产业。开在村道旁的“好日
子”民宿酒店老板张小忠说；“我们这一带有
20 多家餐饮，但没有住宿，常有人问我们，你
们有住宿没有？”
  农村土地集体入市改革，帮助他实现建
民宿的心愿。2017 年，他花 37 万元竞买了
580 多平方米、使用期限 40 年的地块。不到
一个月，他就拿到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使用证。他投入 500 多万元建设、装修，
2019 年开始营运，常年雇用 8 个人做服
务员。
　　头脑精明的张小忠还在改革政策支持
下，把这栋三层民宿分割办了 3 张产权证。
他只使用了一张产权证，就获得了农商行的
抵押贷款。
　　张小忠能够融到资金投入民宿，得益于
在湄潭试验的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试点。“两
权”即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
产权。
  参与张小忠这一系列“连锁”改革操作
的熊超超深有感触地认为，湄潭农村改革效
果好，原因之一就是“改革整体联动”。比如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了，但面临入
市后建筑物是否可以抵押贷款、是否可以分
割抵押贷款？如果不开展“两权”改革，那么
农房还是沉睡的生产要素，就不能够发挥生
产作用。
　　乡村产业的激活也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机
会。新石居有一处较火民宿，房东曾经是贫困
户，现每年租金就可获得 2.4 万元。不少茶企
由于得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就地兴办茶
叶加工厂。高台镇出让的一块农村集体土地，
原是荒地，如今建起的米厂已年产值 2000
万元以上，带动了农产品的销售、加工。更多
的新型经营主体参与农业，促进了农业适度
规模经营和健康发展，推进了农村一二三产
业的融合发展。
　 促进了农村生产要素流动。核桃坝村有
一条十字交叉的干道，道路两旁有很多商铺、

楼房，初具小城镇的雏形。村支书罗贵林说，正
是得益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增强
了村集体的财力，推进了村庄建设，完善了规
划，村里也有钱修路、亮化，使得以前分散的农
村建房集中起来。
　　有益于劳动力流动。龙凤村村主任余孝华
认为外来务工人员在本村建设居住，有利于缓
解本村茶叶发展劳动力紧缺的问题。“不像过去
孩子们只上小学、初中，现在上大学的多了，很
多不回来，而本村茶园多，劳动力紧缺。”
　　“最重要的是改革惠及了群众，因此得到群
众拥护。”魏在平回答记者湄潭农村改革为何如
此密集时这样说。

蓬勃生长的乡土“改革热望”

　　“开始还有点舍不得，现在想想退出是对
的。”在新石居居委会，72 岁的季现章这样谈起
对承包土地退出的看法。
　　他家有 5 口人，三个子女当中两个在外打
工、一个在广东当律师。加上土和田，他家一共
有九亩地，2012 年的时候就退了 7 亩多地，每
亩补偿 3.4 万元。“当时我还年轻，自己还能在
地里做活，现在年龄大了，子女都在外面，大家
观念都在变。”
　　虽然 2020 年受疫情影响，经营收入同比
下降了 30% ，但张小忠对当地的民宿充满信
心，有信心收回投资并盈利，因为周边条件不断
完善，前景不错。“听说村里最近还有土地出让，
我还想搞一块。”
　　核桃坝村每年清明节前后的采茶高峰季
节，需要大量劳动力。每天早晨从县城发车的公
交车把下乡采茶的工人载到本村；本村的茶叶
种植大户，经常“抢”着要人，除了付 120 元的
日平均工资，还免费提供伙食。
　　罗贵林认为，外来务工人员稳定居住有利
于解决茶产业发展的劳动力问题，“我们正在研
究如何对接农村宅基地改革，帮助他们实现心
愿。”
　　对于在本县跨区域购买宅基地的村民，
湄潭县主要采取“分户法”，即符合条件的年
轻人分户登记，这样就符合“一户一宅”政策
要求。对不符合这一举措的，则要求退出原宅
基地。对于外县的人在湄潭购买宅基地的农
民，原有宅基地如何办，还没有涉及。陶通艾
坦言，这涉及跨县统筹，需要更高层面的联动
推进。
　　 2021 年 5 月底，贵州 2021 年省级改革试
点名单公布，湄潭承担的改革内容是“探索村干
部专职服务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模式试点”。选聘
懂经济、会管理的人才，除享受村干部待遇，还
可与村集体经济收益挂钩拿考核绩效。事实上，
除了上级赋予的改革试点，湄潭还推行了“寨管
家”等多项“自选动作”的改革。
　　陶通艾一度期盼湄潭能够成为“城乡融合
发展试验县”。原来，县里打听到名为“城乡融合
发展试验”的改革正在推进，正在寻找试点地，
于是要求他尽快拿出一套方案。
　　他心情激动，带着一班人苦战许久，制定出
一套《贵州省湄潭县城乡融合发展试验方案》。
记者看到，方案列举了六个方面的重点和难点
问题：
　　一是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还不够顺
畅，有的还存在一定障碍；二是进城落户农民依
法自愿有偿退出农村权益通道不畅，阻碍了农
民市民化进程，也影响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阻
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影响乡村经济社会
的发展；三是城市工商资本、科技和人才“上山
下乡”体制机制没有完全建立，存在较大障
碍……
　　 2021 年初，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办公厅批
复了关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
同意浙江嘉湖片区、河南许昌、四川成都西部片
区等 11 个试验区方案。获准地方都是片区和
地级市。
　　在和记者交流时，陶通艾的眼神中流露出
遗憾，更充满了渴望。
　　 34 年过去，湄潭农村改革面临的形势，再
也不是当年“吃饱肚子”，而是新发展阶段新难
题。乡村振兴的一个个“拦路虎”还摆在湄潭面
前，需要用改革驱离。
　　“一流茶叶、二流包装、三流品牌。”这是有
的湄潭人对茶产业发展的评价；农村“两权”抵
押试点，面临抵押不良资产变现难、银行积极性
需提高的现状……
　　社会形势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如当年农村
土地承包“生不添，死不改”的一个间接好处，是
由于改变了“增人必须增地”的传统观念，有利
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而今天，国家则推出鼓励
生育、支持生育的“三孩”政策。
　　“变则通，通则久。”这股对农村改革的火
热、渴求之情，发生在一个既不沿海，又远离大
城市，在中国县域发展当中很有代表性的西部
农业县，让人感到新鲜、振奋。
　　湄潭系列农村改革所激发的活力，让人对
通过农村改革推动乡村振兴的必要性、可行
性、紧迫性，充满了想象空间。与此同时，如何
在改革中切实维护农民利益、守住耕地红线，
加强对村集体收入监管，以及带动更多区位和
资源并不具备优势的乡村振兴，需要经受不断
的考验。

农村改革“试验田”湄潭“试”得怎么样了
一个西部农业县以改革促进乡村振兴观察

湄潭县一处茶园。   本报记者段羡菊摄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贵州

省遵义市湄潭县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

系的做法，对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长久不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30 多年来，一连串农村改革在这

个县锲而不舍地低调试验、务实推行，

使这里成为中国农村改革一块耕作不

息的“试验田”

  这股对农村改革的火热、渴求之

情，发生在中国县域发展当中很有代表

性的西部农业县，让人感到新鲜、振奋


